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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一帧帧影像
记录着改革开放40年
来的沧桑巨变，一组组
对比照片见证我们共同
走过的流金岁月。今日
起，本报推出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
——“同框·点赞新时
代”。您将会在同一个
人不同时期的照片中，
读到主人公这40年来
的人生历程；在同一地
点不同时期的影像中，
感受到宁波这座城市
的巨变；在同家单位不
同时期对比照片中，体
会到行业的飞速发展
……亲爱的读者，本报
继续向读者征集有意
义的对比照片，让我们
一起用同框照片为新时
代 点 赞 ！ 征 集 热 线
87777777。

1912年
宁波火车站建
站，地点在今
天的江北公园

退休客运员讲述
铁路宁波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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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52岁的铁路宁波
站客运值班员徐晓岚，在忙
完了自己人生中第28次春
运后，从工作岗位上光荣退
休了。这两天，虽然她每天
待在家里，但总忍不住想着
同事们此刻正在干什么，也
忍不住要来站里看看……

站在站台上，望着列车
徐徐驶出、开向远方，徐晓岚
说，这似乎是自己一辈子都
不曾离开过的场景。徐晓岚
的父亲徐根华是嘉兴人，母
亲是宁波人。徐根华是个老
铁路人，最早在浙赣交接的
平滩站做行车工作，那里是
徐晓岚的出生地，她对铁路
最初的印象也来自那里。

徐晓岚第一次坐火车，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春节，一家人要
到宁波的外婆家过年。父母、姐姐和她一家四口来到江山站，坐上了当
时最常见的“棚车”，也就是现在俗称的闷罐车。车厢密不透风，里面没
有专门的座椅，地上铺着草席，旅客满满当当，席地而坐。所谓的洗手
间，是用布帘隔出的一个空间，加上空气不流通，气味可想而知。

坐上这趟“棚车”，早晨从江山出发，加上换车，天黑了才到宁波。
宁波的火车站，是徐晓岚对宁波的第一印象。上世纪50年代因重修
萧甬铁路移至南门的宁波站，当时叫宁波南站，砖瓦结构的站房显得
古朴宁静，眺望不远处的月湖，青瓦粉黛……“人生很奇妙，原本以为
自己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没想到自己的半辈子都会在这里度过。”
徐晓岚感慨。

“棚车”记忆
密闭车厢里，洗手间只用布帘隔开

1980年，徐晓岚的父亲被调到宁波庄桥站工作，一家人从此搬到
了宁波，住进了铁路职工宿舍。徐晓岚对宁波南站的印象，开始逐步
建立起来。当时，来乘火车的除了到余姚、慈城等地的短途旅客，外出
跑供销，去上海、杭州再中转到各地的旅客也多了起来。

当时，宁波的火车就这么几趟，全都开往杭州、上海，而且清一色
都是普客，也就是所谓的“慢车”，当时这种车的时速最快只有60公
里。到上海，坐火车要10多个小时。徐晓岚清楚地记得，当时早上7
点多有一列发往上海的客车，到达上海时，已是万家灯火。这个速度，
在那个年代，人们习以为常。而如今的10多个小时，几乎可以从宁波
坐高铁到北京，再从北京坐回来。

而到了春运，车站一般也只是在春节前后20天，临时加开2到3对
到杭州、上海的棚车。有意思的是，在清明踏青时节，车站也会加开几对
到宝幢的棚车。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乘坐轨道交通扫墓，并不是近几
年才有的。

“慢车”时代
清晨从宁波出发，到上海已是万家灯火

1990年，徐晓岚顶替父亲，进入宁波南站工作，成为一名客运员。
在当时人看来，这多少有些照顾性质，因为铁路系统收入稳定、待遇
好，是一份别人羡慕的“铁饭碗”。虽然每天的工作十分枯燥，但徐晓
岚十分珍惜。

1993年7月1日，宁波南站开行列车首次突破了杭州、上海的局
限，开通了宁波至包头的直快列车，全程50个小时，要在路上开3天2
夜。与此同时，宁波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那时，虽然自家日子也不宽裕，但徐晓岚和同事们每次在站台上迎
来长途列车时，还是会被一些场景震撼：一些举家来宁波务工的人员衣
衫褴褛，有的孩子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有，寒冬腊月，赤着脚就走在冰冷
的水泥路面上，脚面冻得通红。后来，徐晓岚的一些同事会把自己家或
者亲戚朋友家孩子穿不着的鞋成捆地带来站里，碰到赤脚的孩子，就看
着尺码拿出一双。

“虽然这些鞋子有的也不好，但总比光脚强啊！”徐晓岚说，遇到有
人送给自己鞋穿，有些务工人员和孩子会深深地向他们鞠躬，那些眼
中透露出的纯真的感动，徐晓岚至今不能忘怀。

“赤脚”旅客
客运员家里穿不着的童鞋派上了用场

“抢票”大军
寒风中彻夜排队，也可能换不来一张车票

陆续来到宁波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年底就要集中回去，可当时哪
有这么多车啊。

徐晓岚说，当时买票全靠到窗口排队。到了春运，虽说是每天早
晨7点30分开始售票，但前一天天还没黑就有人在售票处排队了。寒
冬腊月，有的人带着铺盖加入购票大军；有的人带着热水瓶，晚上就靠
喝开水御寒。半夜，排队大军没有一个睡觉的，他们都睁着眼睛，因为
睡着了有可能被人插队，从而错过回家的机会。

可即便排了一整夜的队，也还是很可能买不到票。于是，车站边
诞生了一个新职业——“黄牛”。

回忆起那个时候的客运工作，徐晓岚说，他们要和“黄牛”斗智斗
勇。除了在车站到处找一张张“熟面孔”，把他们驱赶出车站，有时还
不得不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比如某趟列车明明是在东厅检票，却
悄悄通知并带领持票旅客到西厅，等不明就里的“黄牛”回过神来，往
往检票已经结束了。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铁路安保力量和安全措施的加强，
这种现象就几乎绝迹了。

“爬窗”一族
车厢拥挤，
可以挤到让列车无法动弹

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乡镇企业、外出
务工、经商的兴起，铁路旅客激增。由于列车
车次有限，到了春运，宁波南站始发的列车几
乎趟趟爆满。徐晓岚经常会听说，站台上某
趟车又开不动了，这并不是列车本身有什么
故障，而是车厢严重超载，导致列车底下弹簧
被压死无法动弹。

那时候，最多只能载客2000人的列车，
一下子涌上3000人是经常的。一些人无法
从车站正常的检票口进入，会选择从铁路沿
线顺着铁轨走进车站，然后悄悄摸上列车。
正常旅客无法从列车车门上车，只能从车窗
爬进去。当时，在春运这样的节点，有些女乘
客也顾不得矜持，和男乘客一起加入“爬窗”
一族。通常都是前面有人拉，后面有人推，只
为了能在开车前扒上这趟回家的列车。

作为客运员，徐晓岚和同事们需要上车
对旅客进行必要的疏导，比如车厢两端人多，
中部人少，就需要疏导一下旅客。有很多次，
徐晓岚上车站到高处疏导完旅客，发现自己
身边已经被挤得满满当当，连个下脚的地方
都没有了，更别提下车了。列车开车时间临
近，她也只好选择从车窗钻出去，同时还需要
同事在站台上拉拽着她。“当时的条件下，为
组织客流，几乎每个客运员都爬过窗……”这
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

“高铁”时代
旅客行李从铺盖卷变成拉杆箱

进入21世纪，中国铁路发展驶上了快车
道。2005年10月27日，甬台温铁路开工仪
式在台州举行，宁波就此将改变铁路末梢的
历史。不单如此，宁波首次迎来了子弹头动
车，杭甬高铁也开工建设。2013年，宁波在
铁路东站临时站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铁时
代，同年底，经过改扩建后，全新的铁路宁波
站枢纽投入使用。

走在整洁、明亮的宁波站二层候车大厅
里，徐晓岚回忆起自己的这段铁路往事，充满
感慨：如今，这里不仅有四通八达的高铁，还
有地铁、市域列车，实现“零换乘”；车站里整
洁的洗手间、为妈妈们准备的温馨母婴室，都
让旅客出行变得更加舒心；在手机上买一张
高铁票，直接刷二代身份证进站，通过自动闸
机乘车，最快40多分钟就能到杭州……如
今，在宁波站坐高铁的很多是商务旅客，沈
阳、贵阳、深圳、西安，这些原先坐火车几乎需
要两天以上才能到达的城市，都实现了一日
内到达！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越来越小巧，
原先的大包小包、铺盖、热水瓶，被商务拉杆
箱、手机、平板电脑取代……

从“棚车”到高铁，从“赤脚大军”到商务
客流，作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徐晓岚在铁
路宁波站的站台上，经历了这40年的翻天巨
变。 记者 范洪

那些年，清晨从宁波出发
到上海已是万家灯火

那些年，寒风中彻夜排队
可能换不来一张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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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易名鄞县站

1955年
移 至 南 门 新
建，宁波南站
由此得名

1959年
宁波南站开站
营业

1988年
新建的宁波南
站客运大楼启
用，此后又扩
建客运广场

1993年7月
宁波至包头往
返直达列车开
通，打破了宁
波铁路客运局
限于沪杭两地
的格局

甬台温铁路开
通，结束了宁
波铁路末梢的
历史

2009年9月

2010年
宁波站交通枢
纽改建工程启
动，宁波东站
作为临时站登
上历史舞台

2013年7月
杭甬高铁开通
运营，宁波迎
来高铁时代

改建后的铁路
宁波站开通

2013年12月

宁波站北广场
和轨道交通 2
号 线 同 步 启
用，宁波站枢
纽初步形成

2015年9月

编者按

1978年的宁波南站。 沈一鸣 摄

上世纪90年代的宁波南站候车大厅。 据《宁波交通志》

2013 年刊登在媒体上的徐晓岚在工作中的场
景。 受访者供图

现在的铁路宁波站。 记者 刘波 摄


